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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能搞，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搞？”

小郑：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穷二白的
条件下，我们国家是如何开始“两弹一星”的
研究？又是怎样取得的成功？您是如何走
上航天事业发展道路的？

钟老：18 岁那年，我弃笔从戎，参加了
抗美援朝。战场上，我的 6 位同志、同学和
朋友死于导弹，让我永生难忘。从此我认识
到，必须要发展防空，没有防空技术，就没有
国家的安全和强大。

1955 年，钱学森回国，当时陈赓大将
（时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问他，能不能自己
搞导弹？钱学森回答说：“为什么不能搞？
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
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大将说：“好！”

第二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西郊
成立，钱学森任院长，标志着中国航天机构
的创建。1957 年，国防部第五院成立了一
分院和二分院，二分院也就是现在的航天科
工二院前身，我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
这里。

1960 年底，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宴请国防技术专家，勉励大家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把导弹搞出来。从此，我们夜
以继日地工作，只为中国人研制的导弹早日
上天。

1960 年 11 月 5 日，我国第一枚导弹东
风一号发射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
自主研制的东风二号甲导弹携带原子弹弹
头，从东风基地起飞，经过1000多公里的飞
行，准确地在预定地点成功实现核爆炸，罗
布泊上空升起巨大蘑菇云，标志着中国继
美、苏、英、法之后成为世界上第5个使用自
己的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

“穿上这件风衣，一定能成功”

小郑：我听说您有一件“成功服”，只要
穿上，导弹发射就能成功，是真的吗？

钟老：我有一件米白色风衣，1982年开
始穿的，本来只是一件普通的微波试验工作
服，有一点屏蔽功能，因为见证了很多次不
同凡响的试验打靶经历，大家就给它起了个
外号叫“成功服”。每一次试验前，我都穿着
这件风衣到各个系统、各个战车上做最后检
查，直到下达发射命令。每一次试验成功
后，我都会在风衣上留下一颗五角星。所以
大家说，只要看见我穿上这件风衣，就知道
一定能成功。

1988 年春，我穿着这件风衣和大家一
起在西北大漠安营扎寨，准备进行红旗—7
号全武器系统的严格考核——定型试验。

谁也没想到，当试验进入 30 分钟准备
时，天空忽然刮起6级大风，滚滚黄沙遮天蔽
日，试验场上天昏地暗，几米之外不见人影。

没办法，大家只能焦急地等。晚上8点
多钟狂风仍然不止，怎么办，打还是不打？
我们最后决定：“打！”

当晚9点，机动靶机在大风中歪歪扭扭
地强行起飞了。当靶机进入预定空域后，指
挥员一声令下，发射制导车顶部的发射筒

“砰”的一声弹掉前盖，随后一条火龙呼啸而
出冲向目标。

由于强风干扰，导弹在飞行中急剧下
沉。看到这一情形，我的心跳迅速加快。但
很快，高性能制导系统又把导弹拉起，眼看
就要接近目标，忽然靶机却急速向上飞行，
导弹紧跟其后迅速爬高。我的心再一次
揪紧。

看着导弹在强风中迟迟追踪不到靶机，
不知谁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加油”，于是，
整个阵地齐声呐喊“加油”。说也奇怪，在

“加油”声中，导弹仿佛通了人性，居然扶摇
直上，追上逃跑的靶机。随着两个亮点相
遇，天空中先是出现一片火光，然后是一团
烟雾，紧接着传来一声巨响。

机动靶机被击落了！阵地上立刻欢声
雷动，一片沸腾。

“看到研制成果，那一刻我特别激动”

小郑：早年间曾流传一句话，造导弹的
不如卖茶叶蛋的，是这样吗？

钟老：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二院也流行
过一句类似的话，“跟着钟山干，都成穷光
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当时一个月的工
资只有几十元，但是卖茶叶蛋的一个月能收
入100多元。

但是回想过去，看看前辈，我们航天人
没有一个退缩。“穷光蛋”的后面还跟着“拼
命干”“是好汉”。我们航天人都是不为名不
为利，只为导弹早上天。在研制红旗—7号
导弹中，夜以继日拼命干的 8 年里，大家都
每天晚上干到十一二点，没有休息日。不幸
的是，8年期间，共有6位主任设计师因过劳
工作而早早病逝。

当时红旗—7号的试验主靶场阵地位于
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风沙大的时候，一碗
饭里有小半碗沙子。昼夜温差也特别大，正
午地面温度超过 50 摄氏度，夜里却只有几

摄氏度。当地有一句顺口溜说“早穿棉袄午
披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但没有一个人
叫苦。

最后红旗—7号导弹试验非常成功，实
现五发五中、发发成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
步奖特等奖。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时，我
去了现场观礼台，看见红旗—7号沿着长安
街一路展示过来，忍不住流泪了。2009 年
国庆阅兵时，共有30支装备方队，其中我们
二院研制的装备有三个方队。我亲眼见证
了这些导弹装备从无到有，这都是我们二院
航天人付出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心血研制的，
所以那一刻我特别激动。

“想到在为航天事业出力，就觉得很自豪”

钟老：总的来说，航天事业能够成功应
该归结为一个道路，一个精神。道路就是自
力更生，自主创新。精神即航天精神，爱国、
永不服输、无私奉献。航天事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体现出了一股精气神，
这种精神力量，是航天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
根基。

航天人是一代胜过一代，希望你们年轻
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航天精神。

小郑：航天精神的传承一直没有断。我
记得邓稼先老先生当年要去参加原子弹研
制工作时，家人问他要去哪儿？他说不能
说。家人又问要去多久？他说不能说。后
来他一去就是几十年，再回来时已身患
重病。

我身边也发生过类似故事。我刚参加工
作没多久，因为某项发射任务，一位同事要去
西昌出差，我问他要去多久？他说不确定，如
果不成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幸运的是，
那次发射很顺利，他也就很快回来了。

还有一位前辈的故事也给我触动很
大。20多年前，所里刚开始研制原子钟，眼
看着到了验收时间，突然发现有个指标不正
常，于是前辈和其他两位同事各抱了一台
钟，把门反锁，在屋里待了三天三夜。三天
后，他们各自抱着钟走出来，所有的指标全
部回归正常。

能够和这样的前辈一起工作，我感到非
常骄傲。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每个人都
会全力以赴去解决，问题解决的那一刻，也
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虽然我只是从事航
天事业中的小小一员，每天都在做很普通的
事情，但一想到是在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出一
份力，就觉得很自豪！

通信不方便生意都做不成

龚老：1949年，全国只有21.8万门电
话，非常少，平均每 100 人有 0.05 部电
话，一般老百姓不可能打电话。1956 年，
我考到当时的北京邮电学院念大学，那时
候跟家里联系主要靠写信。如果谁家有急
事，就发电报，电报比较贵，3 分钱一个
字，所以人们发电报前，要反复琢磨，话
要怎么说才能字数最少。

打长途电话就更不容易了，1949年全
国只有长途电路2800条。打长途电话，首
先要去邮电局排队，排上队后才能在营业
台填挂号单，然后长途话务员会转到相关
邮电局，再由相关邮电局转接到具体电
话机。

改革开放后，人们对通信的要求越来
越高。1978 年，我国电话用户增长到 193
万，平均每200 多人有一部电话，还是不
够用。那时有很多人因为电话打不通，生
意都黄了。

尤其是引进外资，老外进来的条件之
一就是通信要方便，电话都打不通，怎么
做生意？所以，当时面对经济发展的巨大
需求，通信作为基础设施，开始了快速
发展。

最初，个人装固定电话要5000多元的
初装费，不是人人都装得起，但依然供不
应求。正是因为国家当时出台政策，允许
向用户收取电话初装费，才使通信发展有
了资金来源，提供了经济保障，全国得以
建成八纵八横光缆线路。

可以说，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
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通信的发展。通信
普及率大幅提升，自动化数字化水平大大
提 高 。 目 前 ， 全 国 固 定 电 话 用 户 达 到
1.8亿。

国外的移动通信没有国内方便

龚老：过去都说“楼上楼下，电灯电
话”，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家里不装固定电
话，大家都是拿着手机不肯撒手。通信发
展这么多年，当初根本想不到移动通信数
会超过固定电话数。固定电话用户很久没
有增长了，而移动电话用户已达到 15.71
亿，如果除去老人和小孩，每个中国人手
里有两部手机。

现在去国外，感觉当地的移动通信没
有国内方便。因为国外的无线网络没有我
们这么普及，而且基本都收费。在国内，
很多公共场所都有 wifi，例如到饭店吃
饭，只要问一下密码是什么，就可以很方
便地上网了。平时我和国外的姐姐通电话
都用微信，通话质量非常好，还不花一
分钱。

小何：为什么咱们的移动通信发展得
这么快呢？

龚老：这得益于对标准的选择，也得
益于引进消化吸收的策略。但同时也要看
到，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还都是使用国外
的，包括软件、芯片等。一开始搭一个通
信网，从国外买设备引进技术，没问题。
但是发展到现在，基础性研究就不能跟不
上了，必须重视那些耗时漫长、失败率高
的基础性研究。

5G生活到底是啥样？

小何：都说今年是5G的商用元年，我
一直困惑，与 4G 相比，5G 到底有多快？
5G生活到底是啥样？经过实地测速，我发
现，5G 的速度确实让人惊讶，是 4G 速度
的至少 10 倍，下载一首 10 兆歌曲，进度
条只有全空和全满两种状态，玩游戏的延
时只有不到60毫秒。

4G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
是 5 年前人们没有想到的。人们对未来的
预测，跳不出当下技术思维的限制，那
么，5G时代到底会是什么样呢？

龚老：1979年底，美国贝尔实验室研
究出移动电话系统，建成了蜂窝移动通信
网，这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移动通信系
统。1987年，当时的邮电部确定以欧洲制
式作为我国第一代蜂窝移动电话的标准，
开通运营网络。

G就是代的意思，1G就是第一代。最
初的1G手机，就是曾经的“大哥大”，价
格很贵，当时都是一些有钱人拿着“大哥
大”用。

事实上，第一代移动通信就是一个模
拟信号，系统容量有限，无法漫游，仅支
持语音通信，保密性也很差。再加上1G手
机的体积大、价格昂贵，因此无法大规模
应用。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2G 实现了从模
拟到数字信号的飞跃，移动通信实现了全

球漫游。90年代末，3G的发展，让移动通
信和互联网实现了连接。4G则让移动互联
网成为生活的必需。

谈到5G，对普通用户来说，主要有三
个特点：第一是高速率，下载速度比较
快，AR、VR等应用的体验会很好。第二
是低时延，可以方便远程手术、自动驾驶
等行为借助移动网络开展。第三是接入范
围海量，不光是人和人之间的通信，还包
括人和物、物和物之间的通信，会极大促
进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物联网的应用。

携号转网让互联互通更便捷

龚老：实现移动通信企业的互联互通
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2007 年前后，我
们就开始研究号码携带转网的问题了。与
大部分国家不同，我国采取的是集中建立
数据库的技术方式。2009 年，在实验室
里有了初步成果后，又在天津和海南开展
试点，随后扩大到 5 个省份试点，进一步
观察市场的反应，看看管理上还有什么
难度。

当时发现管理上确实存在一定难度，
有的企业有“做手脚”的现象。原因是企
业不希望流失客户，都千方百计地要留住
客户。其实，无论在哪个国家，企业对携
号转网都是不积极的。

但是，对用户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
利好。移动通信发展到现在，手机号码不
仅是打电话用，它还跟各种APP、各种功
能捆绑，用户一旦换了号码会十分麻烦，
而携号转网则非常便利。此外，如果没有
了号码的限制，各企业为了吸引客户流
入，都会想尽办法改进服务、降低资费。

因此，国家对携号转网的进展非常重
视，下决心今年底前一定要实现。看到监
管部门的决心，各个企业集团也还是比较
支持。

目前，从技术上讲已没有问题，各运
营商的改造也差不多了。各家设计携号转
网流程很方便，用户只要咨询运营商自己
是否满足条件，如果满足，可以直接申
请。目前，有几种原因暂时还不能转网，
一是要求转网号码必须是正在使用的，而
不是一个废弃号码。二是如果合约没有到
期，需要先去解约，然后才可转网。此
外，携号转网业务一定要本人凭身份证去
办理。

通信业迅猛发展，改变着人们生活
本报全媒体采访组

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大国地位
本报全媒体采访组

龚双瑾，1937 年出生，1956 年
考入北京邮电大学，原电信研究院
标准技术研究所首席专家，对通信
网络的建立、携号转网等业务作出
了突出贡献，2009年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

何世杰，1999 年出生，2017 年
考入北京邮电大学，因制作发布5G
测速视频，走红网络。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顶着西方的严密封锁，毛主席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搞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1956年春，国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
中国航天事业由此开始起步，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直至取得今日的辉煌成就。

今天我们请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钟山院士和青年工程师郑贺婓，为大家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航天
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那些事儿。

钟山，1931 年出生，曾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1957年投身航天
事业。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科技
委顾问，曾获1992年和1999年国
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郑贺婓，1991年出生，2018年

参加工作，现为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第二研究院工程师、原子钟项
目团队技术骨干。

1949年，传统的信件邮递和昂贵的电报是人们远程沟通的主要方式，当时我国电话普及率仅为

0.05部/每百人。70年后，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固定电话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除去老人和儿童，人

均两部手机。从固定电话的普及、大哥大短暂辉煌、BB机一闪而过，直到5G应用触手可及，通信业突

飞猛进的发展为我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今天我们请来原电信研究院标准技术研究所首席专家龚双瑾和北京邮电大学学生何世杰，为大

家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通信业发展过程中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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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⑤⑤ 19801980年的固定电话年的固定电话。。（资料图片）
图图⑥⑥ 大哥大大哥大、、传呼机广告传呼机广告。。（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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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发射塔架火箭发射塔架。。 新华社记者 曾曾 涛涛摄
图图⑧⑧ 北京市实现村村通程控电话北京市实现村村通程控电话。。

（资料图片）

图① 红旗七号导弹试验场。

图② 2009年10月1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制的红旗七号B参加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

图③ 2015年9月3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制的海红旗九号参加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图④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电话会议现场。

（资料图片）

（本报全媒体采访组成员：李哲、高兴贵、雷雨田、胡达闻、
覃皓珺、姜天骄、实习生陈鹏仲、实习生刘伊。执笔：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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